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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仲和將臉一沉怒道： 「你出來幹什
麼？一個大閨女如此拋頭露面成何體統？」

駱洛仙受到斥責之後乾脆走了出來道：
「爹！您不急，我可等不及，要不我自

己來說！」
駱仲仰和一拍桌子怒罵道：
「混帳！你再如此不顧廉恥，我寧可殺

了你，也不能叫你敗壞門風……」
駱洛仙呆了一呆了道： 「我們有什麼門

風……」
駱仲和這下是真的生氣了，兩眼中冒出

火花，駱洛仙悻悻然地退了回去，金蒲孤卻
莫名其妙地道： 「駱先生令嬡究竟有什麼
事？」

駱仲和頓了一頓道：
「其實也不算什麼大事，不過是素仰大

俠箭技超群，想請大俠露兩手給我們開開眼
界……」

金蒲孤一怔道： 「這件事並沒有什麼，
先生何必生那麼大的氣呢？」

駱仲和紅著臉訕笑道：
「敝人不過是惱怒她沒有規矩，大俠剛

坐下來，茶還沒有喝兩……」
駱洛仙忍不住又從屏後轉出來道：
「爹！您別假斯文了，更別賣弄您的傢

俬了，金大俠見的世面很多，我們家這點排
場在他眼中根本不值一笑，而且我知道您還
不放心，想考驗金大俠，我看這是多餘的

……」
駱仲和怒聲道： 「賤婢！你是在作死了

……」
駱洛仙強項地道： 「我祇是告訴您我的

決心，不管金大快是否能通過您的考驗……
」

駱仲和氣得臉色鐵青，一隻手已經舉起
來了，駱洛仙卻毫不在乎地道：

「考就考吧！我相信金大俠也不會被您
考倒的，我早就算準了……」

駱仲和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駱洛仙
大概是怕他父親真的發作揍人，連忙回頭大
叫道： 「駱強！駱勇！準備射場，通知駱信
和駱義……」

屏後有人應了一聲，立刻是一陣響動，
金蒲孤等人所落坐的客廳自動問旁邊移去，
片刻之後，約莫移出七八丈，才嘎然而止，
同時四面的屏風也自動地沉入地下，眼前現
出一所寬長的內堂！

金蒲孤見這所內堂空無一物，寬約二十
丈，長有六十丈左右，正是從外面看見全屋
的大小！

他這才明白此地原本是作為練武所用，
地下裝著機關，開動機關可以將客廳移過
來，昇起屏風，以作款客之用，而那四週的
高屏，正是將客廳間隔出來，遮住前後左右
的空地。

靠著內堂的一邊牆前，站著十幾名黑衣

的勁裝大漢，每個人都背著一把長弓與一壺
竹箭！

從弓箭的長度看來，這些人的臂力都很
強，至少也在三百石以上，才能開引那高興
人齊的強弓！

駱仲和朝駱洛仙冷笑一聲道： 「你倒是
很開心！」

駱洛仙輕笑一聲道： 「我自然開心，因
為這是我……」

駱仲和用手一揮，阻止她說下去，沉著
喉嚨道：

「你別想得太美，事情未必會如意……
」

駱洛仙咬著嘴唇道： 「那我不管……」
她的話被駱仲和嚴厲的目光打斷了，才

悻然退後，駱仲和勉強壓制住怒氣，朝金蒲
孤一笑道： 「金大俠！敝人訓練了十幾個家
人，在射箭一道上頗有成就，想請大俠與他
們一角射技……」

金蒲孤淡淡地道： 「對不起得很！在下
習射祇為了強身除暴，並不為了與人爭勝！
」

駱仲和談笑道：
「金大俠神技舉世皆聞，自然看不起我

們這些家人，這樣吧！敝人叫他們先練兩
手，如蒙大俠還看得起，就指教他們一番如
何……」

說完也不徵求金蒲孤的同意，就朝那些
大漢道：

「駱強！金大俠是當世第一箭手，你們
可不能丟人，假如能得到他一句指示，也不
枉十年苦練！」

那駱強是個中年漢子，他應聲而出，卸
下長弓，朝金蒲抓一拱手道：

「請大俠多包涵！」 （一四四）

我猜想大概是自己的錯覺，不過心裡總是覺得
怪怪的，於是背著阿島偷偷將小壁櫥抬過來，並且
把屏風的位置與榻榻米的邊緣對齊，這麼一來，如
果有人碰到屏鳳或是搬動小壁櫥，馬上就可以發現
了。第二天，我一個人又偷偷跑來查看。

「有被移動過嗎？」
「那一天沒發現什麼異狀，我以為是自己多

疑，於是又過了兩、三天再來看。」
「結果呢？」
「屏風兩端都已經離開榻榻米的邊緣。」
「怎麼會？」

美也子和我不禁驚訝地相互對視。
「木窗有沒有被動過的痕跡。」
「沒有。我為了再次確定，打開木窗之前特別

仔細查看了每一扇窗戶上的插銷；結果也沒有被撬
開或拆開的痕跡。」

我和美也子再次相對互視。
「來人會不會是從庭院的那個方向闖進來的？

」
「要來這裡除了我們剛才走過的長廊之外，沒

有其他的人口，長廊的門當時都已經從主屋那一面
上鎖，而且鑰匙祇有兩把，一把在我身上，另一把
由姑婆保管，」

「會不會是你們家的人進來過？」
「應該不會，哥哥他臥病在床，根本無法站起

來，姑婆和阿島不可能有事到這裡來。」
「好奇怪喔！」
「真是不可思議！」
「我開始覺得有點可怕，但又不能隨便對別人

提起，考慮了很久，最後拜託山方的平吉睡在這裡。」
後來我才知道這棟當時曾經招待過城主的建築物，曾經住了

許多所謂山方、牛方、河方的人，山方就是專門收取山上運下來
的木材製成木炭的人；牛方看字面也可以明白，就是照料牛群的
人；河方是專門負責將木炭裝船運至N車站的人。最近已經有貨
車可以運到N車站，但在以前都是順著河流運出去。

「然後？有沒有再發現到其他異狀？」
「這個平吉平常很愛喝酒，所以我用酒作條件拜託他睡在這

裡。記得好像是第四天的早晨，我過來探詢前一夜的情形時，卻
發現平吉不見了，同時還看見有一扇木窗被打開。我大吃一驚，
四處尋找他，結果發現他回到自己的房間用棉被蒙著頭大睡。於
是我叫醒他，問他許多問題。我們默默地盯著姐姐，祇見她倏地
滿臉通紅。平吉說，當天半夜屏風裡的人物竟然從裡面走出來
了！」

「怎麼可能。」我們不約而同望向屏風。
「屏風裡的三個人都走出來嗎。」
「不是，走出畫境的祇有佛印和尚一個人。剛才我也提到平

吉這個人很愛喝酒，如果不喝酒就睡不著覺，那天晚上也是一
樣，他喝得醉眼迷濛，好不容易才躺下去睡著了。到了半夜時
分，他突然驚醒，發現在睡前明明已經關掉電燈。現在房裡卻隱
約還有亮光，於是抬起頭來四處張望，發現屏風的前面好像有
人。他嚇了一跳，大聲喊了一句； 「是誰？結果對方好像也嚇了
一跳，轉過頭來，平吉看得很清楚，就是畫裡的和尚。」

（三十一）

張澄江首坐，顧躍仙次之，蔣青巖又次之，華刺史北面相
陪。茶過三巡，華刺史道： 「昨聞捨內侄道兩兄才品門第，急欲
一晤，且是舊日通家，不知兩位令尊人健康麼？」

張、顧二人一齊打恭道： 「先君去世多年了。」華刺史歎
道： 「國亡世亂，故歸親朋凋零殆盡，令人可悲可俱。兩兄如此
英年妙品，指日定成大器，老夫何幸，得觀芝宇！」張、顧二人
齊聲道： 「後生失學，今幸因青巖兄之緣，得拜階下，惟老先生
進而教之。」

四人敘了半晌，華刺史細看蔣青巖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
渾如三坐玉山，朗然而照映，暗暗稱羨道： 「不意世間有此等俊
人。」當下分咐將他三家的行李，安在東邊書院裡。又喚過一切
院子、書僮來，分咐道： 「蔣官人是至親，張相公、顧相公是尊
客，你們都要敬謹，不得放肆。」

又派了一個書僮、三個院子，輪班在書院中傳遞茶水，聽候
使喚，分咐完備，蔣青巖立起身來道： 「小侄們也要到書院中走
走。」

華刺史即便相陪，前邊書僮引道，四人一齊走過了天井，進
了東邊一個竹門，行過兩條竹徑，才到書院。祇見書院中門徑曲
折，地下灑掃得一塵不染，中庭兩邊，種有十來多株大桐樹，此
時正是深春，那桐葉新發，把紙窗兒都映得碧綠。窗前的芍藥初
開，香風滿院，那几榻之精，書畫之富，不可言盡。怎見得，有
詞為證：

階下梧桐滴翠，床前芍藥流香，牙籤萬軸擁胡床，几榻爐瓶
雪亮。隔樹鶯聲宛轉，銜泥燕語匆忙。文房四寶最精良，卿相神
仙不讓。

右調《西江月》
蔣青巖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看了，都道是高人之居，與眾

不同。再到後面，又有一個亭子，四圍修竹，亭面臨水，亭上釘
了一個扁，寫著 「棲鳳軒」三個大字。蔣青巖和張、顧三人見
了，暗暗著一驚，道： 「三鳳之說應矣。」

三人相視而喜，華刺史看見，祇道他三人愛這亭子，便分咐
院子移坐具到亭上坐談。少頃飯到，吃飯後，蔣青巖又進去候過
華夫人，出來閒話，書僮在旁焚香煮茗。他少長四人，談今論
古，暢敘幽懷。華刺史見他三人口似懸河，腹如武庫，心中驚羨
非常，當夜盛席相款，又下了請啟，請明日遊園。蔣青巖心中甚
喜，暗暗打算明日到園中，偷空去尋前日的舊事，酒散後，一夜
睡不著。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十九）

楔子
艷陽高照的五月天，風中像夾著火球

般，燒得每個人臉紅紅心熱熱。
崔幼晴圓圓的小臉上滿是汗水，不知

是因為天熱？還是因為心情緊張？
「孟學長……我……」平常好動活

潑，講話像機關鎗似的崔幼晴，難得會這
麼扭扭捏捏且結結巴巴。

「什麼事？」孟虎耐心看著她的不
安。

崔幼晴鼓起兩頰，用力的呼吸再呼
吸。

若錯過了此時此刻的勇氣，她怕自
己再也無法將心中的愛戀說出口。

「學長，我喜歡你，我真的很喜歡
你。」她一鼓作氣。 「不知道你對我的印
象如何？」呼！終於說出了長達兩年的愛
慕之意。

雖然同學們都說她的臉皮跟城牆一樣
厚，但此時此刻，她祇能盯著學長好看的
下巴瞧。

孟虎鏡片下的眼神是洞悉的清澈。
「妳很好，是個好女孩。」

崔幼晴從嘴裡吐出了一大口氣，撥了
撥被汗水濡濕的劉海，終於敢直視他明亮
的黑眸。

「學長，你說實話沒關係，我禁得起
打擊。」

他還是一慣溫和的笑。 「妳真的很
好，個性活潑又大方，是人見人愛的好女
孩。」

他為什麼一直強調那個好字？難道他
是拐著彎在拒絕她的告白嗎？

要死就死個徹底，她乾脆單刀直入的
問個明白。

「那意思是，你會和我交往嘍？」她
已經把臉皮放到地上了，親愛的學長，你
千萬不要踩過臉皮，讓她一點面子都不
剩。

他有著短暫的沉思，嚅著唇角，似在
斟酌著說詞。

她的心被懸上了十八層的高樓。學長

趕快點頭答應呀，千萬
不要拒絕她人生第一次
勇敢的告白。

「晴晴……」
他 的 笑 是 齒 不 露

白，溫和中有股別人無
法看穿的莫測高深。

「有！」她差點就
要立正站好。

「妳是個好女孩，
不過現階段我並不打算
交 女 朋 友 ， 我 還 要 當
兵 ， 還 打 算 要 出 國 唸
書，如果妳願意，我們
永遠都是好朋友。」他
的話依舊很柔很低。

這是什麼情形呀？
她明明熱得半死，為何
全身寒毛直豎，還無緣
無故的顫抖？

本來就是想要得到
他的親口拒絕，好讓自
己死了那不該有的還想。雖然心裡早有準
備，她還是痛到差點站不住腳。

「我明白了，我應該要當壞女孩才
對。」歎了口氣，故作鎮定的將雙手插在
牛仔褲的口袋裡。

「感情要在對的時間遇上，才會有好
的發展。也許以後我們會有機會，請妳千
萬不要難過。」他適時的又給了她一線希
望。

她勉強笑了，笑得很難看。 「也許
吧。」看來她等一下得去大吃大喝一頓，
好好的發洩這種難以承受的痛。

「走吧，想吃什麼？學長請客。」
他是有一雙火眼金睛嗎？怎麼她想

什麼，他都能知道？
「你怎麼知道我想吃東西？」
「妳每次心情不好的時候，不是都吃

得特別多嗎？」 （一）

可是，到真正見到了他，我卻可以肯定，
這是人，不是鬼——我曾把手放在他的臉部，他
呼出來的氣，甚至是溫熱的！

明明是人，不是鬼！可是肯定了他是人之
後，疑問卻更多了。

他自認是 「建文帝」，這可以說他是一個瘋
子。但一個瘋子。怎能發現那麼隱秘的所在——
而這個所在，又恰好正是建文帝的避難之所！

所以，我還是比較傾向於一個假設：建文帝
的靈魂，進入了他的身體。或者說，建文帝靈魂
干擾了他腦部的活動，俗稱 「鬼上身」，一就是
這種情形」！那 「建文帝」聽得我的責問之後，
反應的奇特，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因為一個人的
腦部活動如果受到了某種外來力量的干擾，他自
己是處於全然不知道的狀態之中。我曾有過這樣
的經驗，記述在《茫點》這個故事之中。許多被
外來力量干擾了腦部活動的人（包括著名的南
極探險家張堅的弟弟張強在內），都做出了全
然不由自己控制的種種可怕行為，像這從，自
以為是歷史上的一個皇帝，已經可以說溫和之
至了。

我再重複了一句： 「你是人，不是鬼！」
他喃喃自語。 「我……是人……不是鬼！

」
我再說： 「你是人，所以，你絕沒有可能是

建文帝，你看來三十來歲，是一個現代人，你不
可能是五百八十多年前失蹤的皇帝！」

他的神情更擁然： 「我……我……」突然之
間，他叫了聲： 「朕——」

我就在等這個機會，他才說了一個 「朕」
字，我就揚起手來，一個耳光打過去， 「拍」地
一掌，重重摑在他的臉上。那一掌。我用的力道
相當大，打得他的頭陡然向旁一側，他本來是坐
在椅子上的，頭向旁一側的力十分大，使他連人
帶椅，一起跌到了地上，發出了 「咕咚」一下巨
響。

齊白並不知道我會有這樣的動作嚇得陡然怪
叫起來，手足舞蹈。

而我之所以這樣做，是由於在《茫點》這個
故事之後，我和梁若水醫生。以及好幾個精神病
專家詳細談過，他們都當人的情緒在激動、狂亂
的時候，重重摑上一個耳光，有相當程度的鎮定
作用，由於臉部的三叉神經和大腦作用有某種程
度的聯繫，加以打擊，可以改變某些腦部活
動。

我的想法是這樣：這個人，是瘋子也好，是
被某種力量影響了腦部活動也好，我施以我的打
擊，就可以使他變得清醒。

這是我的設想，我在他自以為是皇帝，說出
一個 「朕」字來的時候，施以擊，時間也拿捏得
恰到好處。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我下手太重了，還是
那人不經打，他跌倒之後，人在案後，我和齊
白，一時之間，都看不清他的情形，可是這了
一會，未見他有什麼聲響發出來，也不見他站
起來。 （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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